






孙伯玉在保海舟这儿吃了饭，急着要走，保海舟却硬留住

不让他走。他对伯玉说：“你现在摸黑赶十几里路，没这个必要。
人，我已经派出去了。这么多人，还怕拉不回来你那点儿粮食？
再说，也许现在大家已经装上了，正往回返哩，你去只能迎在半
路上，还不是白跑冤枉路么。”伯玉说去看看也放心些。保海舟
说：“这有啥不放心的？我派的那个小伙子，已经跟了我几年了，
办事干散（方言，利索、能干之意） 得很，他到现在都没回来，
说明办得顺当着哩。如果不顺当，早回来汇报了，到现在人没回
来，就说明不用汇报。你就安安心心在我这儿坐着喝茶，等的听
汇报吧！”伯玉一想也对，就安心坐下了。
刚坐了一会儿，保海舟派去的那个小伙子进来了。他向保海

舟汇报说：“我在兴原镇上叫了六个人，都是年轻力壮的，还牵
了两匹马，到了那儿后抓紧把粮食从车上卸下来了。就是车陷得
太深，六七个人根本没办法抬起来，后来我让肖师试了一下，他
说车坏了，自己一个人还没法修。我就骑马赶回来了。回来后就
给县运输队打了个电话，让派上两辆车，多去上几个人，用一台
车把孙局长车上的粮食倒过来，另一个车把肖师的车拖回来放到
县上修，运输队答应了，估计运输队的车这会儿恐怕都出来了。”
保海舟一听，笑着对孙伯玉说：“咋样？这样安排合适吗？”
孙伯玉一听，人家小伙子安排得这么周到，办得这么利索，

再还有啥说的，也就安心坐下和保海舟喝茶闲聊了。
孙伯玉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问保海舟：“我从兰州走后，你是

啥时候走的？为啥也走了？”
保海舟说：“你走不长时间我就走了，觉得待下没意思。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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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为啥要走吗？还有一个原因我给你没说。其实，我当时给王大
爹说的家里无父无母，那是怕他不收我瞎编的，我家里父母都
在。”于是，保海舟就把当年他为何出走的情况详细地对孙伯玉讲
了。
伯玉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你也真是胆大！病是随便治的，药

是随便胡吃的？”
保海舟苦笑了一下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当时事情遇到头上了，

我不那样治，他们能让我走？”
伯玉一想也是，乡下人有病请不来医生的作难劲他是清楚的。
伯玉又问：“王大爹的消息，你以后再知道吗？”
保海舟说：“不知道了。”
孙伯玉想起王文章老人当年的好处，心里酸酸的。
过了一会儿，伯玉忍不住又问：“那你回来以后咋干的，咋

吗到了区上？”
保海舟笑了笑，说：“好你个孙大哥，咱们两个真是多年不

见的老朋友，我等着听你说哩，你却不断地问我。我不说，先说
你。”
孙伯玉也想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对这位一起患过难的朋友说

一说，见保海舟一再追问，也就对他如实地讲了。
孙伯玉说：“其实我以前也没对你细说，我在庆州的时候，

就是因为找到县城去投共产党，结果，走的时候一个朋友给了两
件新衣服，又多给了一些钱，这就引起了八路军的怀疑。当时共
产党和国民党的队伍正在我们那一带打仗，八路军就把我当成国
民党的特务抓起来了。那年腊月快过年了，打发我们这些人到县
城北边一个沟里担炭，又被来边区偷袭县城的宁夏马家队伍抓走
当了兵，后来我从队伍上逃出来，跑迷了路，才在腾格里沙漠遇
上你们的。”
保海舟问：“原来你那时候就认识共产党？”
孙伯玉说：“我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小小儿的就跑到外面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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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窑，年底挣了些工钱回家的时候，在路上碰上了土匪，后来被
一个人救下了。救我的那个人和伺候我养伤的那个人都是共产党，
我就是听了他们讲的道理才知道了共产党，所以在后来走投无路
的情况下才想到投共产党，结果还费了不少事，险乎把命丢了。”
保海舟这才知道，孙伯玉原来是个资格很老的老革命。
听到这里，保海舟又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那当年救下你的人现

在在哪里？”
孙伯玉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以为他是急着想听有关

他的故事哩，就如实说：“一个是个女的，后来被我们庆州的唐
世麟杀了。一个现在还活着，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哩。”
保海舟这人，是个在政治上极有野心的人。现在他虽然当上

了兴原区的区委书记，但觉得自己资历浅，在官场上熟人少，特
别是握有实权的熟人少。听了孙伯玉说的情况，才知道他的这位
故人是个老革命，那么，他肯定在庆州和陕甘两省有不少的老领
导、老同事，前面他打听孙伯玉的情况，完全是无心的，现在之
所以详细追问，就是有意了。他觉得认识了孙伯玉，搭上这条线，
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。
两人说到这里，孙伯玉说：“我就那么点事，都给你说了，

现在再说说你，咋吗参加革命的？”
孙伯玉想知道保海舟的情况，是因为在兰州拉骆驼的时候，

觉得这人虽然灵活，脑子转得快，但为人不太实在，办事也不牢
靠，觉得像这种人，怎么能吃得了苦，早早儿参加了革命。伯玉
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才打听的。
保海舟见伯玉问，也就如实地说了他回家后的情况。
原来，那年孙伯玉走了不久，他也觉得离家时间长了，不知

道父母现在过得咋样，当年的那个事不知后来怎么处理了，所以
就想回去。
当他把自己的想法给王文章老人说了后，老人和对孙伯玉的

态度一样，也劝他早点儿回去，也给他赠送了路费。不过，在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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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的时候，老人对他说的话和对孙伯玉说的，就大不一样了。他
劝保海舟回去后踏实劳动，凭本事生活，以后说话放实些，对人
要宽容一点。保海舟急着要走，对老人的话根本就没有细细品味。
回到家里后，才知道当年是虚惊一场，父母亲还都好好的，

家里的日子一如既往。
他的归来，使父母亲欣喜若狂。那年他离家出走后，店掌柜

很快就把信转到了，母亲一听儿子竟然离家那么远，而且生活漂
泊不定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一直抱怨父亲把儿子逼走了。父亲呢，
也直怪自己遇事沉不住气，见风就是雨，担心今后能不能再见上
儿子，整天私下里也是以泪洗面。
保海舟平安归来，爹妈如获至宝，吓得整天把他看得紧紧的，

哪儿都不让去了。
在家闲待了两年，名义上是继续跟父亲学医，实际上他对医

生这一行一点儿兴趣都没有，特别是经历了那次事故之后，他对
从医之道简直是反感透顶了。但是，他的想法父母亲并不理解，
父亲反倒从那次事故得出了一个判断，认为儿子天性聪明，是块
学医的料，因此，对他的教导就更细心、更卖力了。
两年后，他实在干不下去了，就又一次离家出走了。
这一次，他却不想远走，就在长武县找了个教学的差事，到

一所小学里当教师。工作找好后才给父母亲捎话带信。到了这时
候，父母亲也拿他没办法了，也不敢再逼他了，害怕一旦把儿子
逼急了，他又远走高飞。
在长武的这所小学，一干就是六年，直到一九四六年。这年，

原驻庆州的八路军三八五旅一个团扩编成教二旅，驻防长武。在
保海舟所在的小学里，教二旅驻了一个团。
保海舟这人好奇心很强，喜欢人多热闹，他天天看八路军出

操训练，集合唱歌，觉得人家这才是生活，热火朝天，有声有色。
这时，他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，决心当八路军去。
有了这个决心，他也不同任何人商量，就去找到驻学校的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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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军团长，要求当兵。团长一看，小伙子长得精精干干，穿得齐
齐整整，又有文化，八路军当时正在扩兵，有这样的人入伍巴不
得哩，所以团长当即答应。
小学教师保海舟入了伍，在当地反响很大，立刻，就有二十

多名教师、职员和居民报了名。
保海舟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，穿上了崭新的灰军装，扛上了

长枪。但是，他的心里总不踏实，害怕父母反对，所以，入伍后
一直没敢把自己当了八路军的情况向家里说。直到一个多月后，
村里才有人看见，回去告诉了他的父母。
父母亲一听儿子当了兵，比上一次的出走还着急。上一次，

不管咋样说，虽然辛苦，总还安全着哩，现在当了兵，不知道哪
一天就突然开拔了，而且出去后天天枪林弹雨，死活就难料了。
保海舟的父母如五雷轰顶，老两口牵了个毛驴，连夜赶到长

武县城，直接来到部队，哭闹着要儿子回去。
开始，保海舟还去劝，但老两口越劝越不听，越生气，后来

干脆不劝了，反过来倒过去就一句话：非当兵不可！父母亲没办
法，就直接去找接收保海舟的团长。团长听了保海舟父母的哭诉，
觉得老人讲的也是实情，而且，当时八路军里有一个明文规定，
就是独子坚决不收。团长只好反过来又劝保海舟，但保海舟实在
厌倦了家里的生活，羡慕八路军的集体生活，所以也铁了心，连
团长的话他也不听了。
最后闹来闹去，一连二十多天，还是八路军团长想了个折中

的办法。
这天，团长把保海舟的父母和他本人叫到一起说：“你们是

父母不让儿子，一定要让儿子回去，儿子又坚决不回去，一定要
当兵。老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个事。我看这样吧，让保海舟参加地
方部队吧，就在区中队干，既离家不远，又遂了他当兵的心愿，
你们觉得怎么样？”
团长这一说，保海舟的父母无话可说了，保海舟也勉强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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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
当天，团长就给长武县政府写了一封信，让保海舟继续穿着

军装，扛着发给他的枪，直接到县政府报到。
长武县大队当时刚刚并入教二旅，新建的县大队急于扩兵，

一看保海舟还自带了军装和武器，县大队的领导们都很高兴。就
这样，保海舟一下子由八路军战士成了长武县大队的兵。
保海舟头脑灵活，又有文化，在部队一去就被安排成了文书，

两年后，升成了县大队二中队的指导员。
一九四八年秋，长武县城解放，部队向县城派了军管会。很

快，县上在区乡建立政权，保海舟作为县大队的指导员，被派到
兴原区任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。
保海舟的工作作风和孙伯玉截然不同。孙伯玉长期在农村生

活，又没有父亲，家里大小事都依靠他，所以养成了办事稳妥、
务求实际的作风。而保海舟呢，头脑比孙伯玉灵活，又天性爱热
闹，办事喜欢人多“大轰隆”，他又性格胆大刚硬，好独断专行，
想到了就要干，管你结合不结合实际，说到做到，谁不干或干得
慢就收拾谁，处理起来决不手软。他的这种工作作风，在解放初
期社会比较混乱的情况下还真适用。比如清匪反霸时，长武县活
动着一支土匪武装，势力比较强，有一百多人，又从胡宗南的队
伍溃退时截了一批枪炮，人多枪也硬。这支土匪武装的头子名叫
齐老五，心狠手辣。当时，解放军大部队北上兰州了，长武县的
地方武装只有一个县大队，五十多人枪。保海舟领导的兴原区中
队名为中队，实际只有二十多个人，武器更差。因此，齐老王这
股土匪根本就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，天天散布谣言，要打长武县
城，要砸两地的区乡政府，一时间，闹得人心惶惶。
一天晚上，村民来报，说齐老五的队伍来到兴原界内一个叫

麻湾的村子，让老百姓杀鸡宰羊，正在吃饭。听一个喝醉了酒的
土匪说，吃完了要打兴原镇。
保海舟一听大怒，手朝桌子上一拍骂道：“狗日哈的，老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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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找你，你反倒来欺侮老子了！”他立即就要集合起队伍去打这股
土匪。
区长是个稳健人，一听齐老五的队伍来了，觉得光靠区中队

这二十多个人，二十多条枪是打不了的，马上派人向县上报告。
按他的意见，先守好兴原区政府，等县上队伍来了再商量怎么打。
但是，保海舟却不听这一套，他要现在就打，担心晚了土匪

跑了。
区长犹豫地说，就咱现在这点力量，去了恐怕打不了土匪，

反而叫土匪给吃了。但保海舟不听，在当时的体制下，区长和书
记一旦发生争执，书记最后有决定权，加上遇上保海舟这么个独
断专行、好大喜功的书记，区长争来争去只得服从。
保海舟留下区长和一些民兵看守区政府，集合起区中队全部

队伍，亲自带上走了。
土匪们正在吃鸡，忽然听见枪响了。齐老五怪叫一声，拔出

腰里的双枪，领着一大群土匪冲出来了。
无奈这天夜里天很黑，空中还正飘雪花。
土匪们冲出来后只听枪响，不见解放军。遇上这样的天气和

环境，齐老五在摸不清对方虚实的情况下也不敢贸然冲出来。打
了一会儿只得又退回到院子里，布置好人马死守起来。
保海舟走了后，区长马上把兴原发生情况报告给了县政府，

县上领导担心兴原区政府有失，立即派出了县大队的全部人马，
又调出了刚刚建立的几个区中队，加起来共一百多人，迅速开往
兴原。
双方打到后半夜，齐老五的酒劲过去了，脑子也清醒了。他

马上意识到，再这么不明不白地打下去，万一解放军来了增援部
队就危险了。想到这里，他马上集合起全部人马，呼喊着冲杀出
来。
齐老五的队伍都是能征惯战的亡命之徒，加上人多武器好，

一冲出来就无人能挡，眼看冲上一道斜坡就到了原上。区中队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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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人少枪弱，好处是占据的地形有利，敌人在下面，他们在上面。
一看土匪这样厉害，那些从来没见过真仗的区中队战士害怕

了，有的打算退却，有的人颤抖不止，吓得连枪都不知道放了。
唯独保海舟不怕。他不但不怕，反而还认为这是自己一个大

显身手的好机会。
他一看土匪出来，抓过区中队唯一的一挺机枪来，喝令战士

们为他压满子弹。他也不会打仗，不知道怎样利用地形地物，觉
得哪里打上过瘾就在哪里打。子弹压好后，眼看着土匪已经冲到
面前，离他不过二三十米了，保海舟忽然看见身旁有道土坎子，
就把机枪抱过来靠在土坎子上，照着土匪人群就是一顿乱扫。
土匪打仗也不讲什么队形，只是凭着一股子勇猛劲乱打乱冲。

这一下正好适合了保海舟的胃口，他一顿乱枪，霎时打倒了一大
片。土匪们没想到解放军的火力这么硬，倒下后除了死了的，活
着的也只得爬着，尽管嘴里仍然骂骂咧咧乱诈唬，但人却不敢起
来了。
齐老五一看急了，命土匪架起两门迫击炮来，准备用炮轰开

区中的阵地。
正在这时，增援的县大队上来了，齐老五一看对面解放军的

人数突然增多，知道来了援兵，再不敢硬冲了，只得又退回到庄
院里，凭险据守。
政府方面，虽然来了援兵，但就是县大队这点人枪，无论从

人数上还是武器装备上，都丝毫占不了上风。县大队的指挥官是
县长白少华，这是位从西北野战军刚刚转业的团长，他知道齐老
五这股土匪的厉害，也不敢贸然下令进攻土匪们据守的大院，就
迅速调整好兵力，据守阵地，双方暂时先坚持着，都在思考着战
胜对方的对策。
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。这天，正好有西北野战军运送军用物

资的一个运输车队从西安路过长武，当天晚上驻扎在长武县城，
这支车队有一个连的武装押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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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队刚安顿下，忽然听说前途有土匪骚乱，带队的解放军团
长问明情况，当即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守护车辆，亲自指挥其他部
队乘车朝兴原赶来。
这支押运连是一个加强连，全连将近二百人，武器也相当过

硬，光一个机炮排就有轻、重机枪九挺，八二迫击炮五门。
白少华县长正在为拿不下土匪盘踞的大院而恼火，忽然看见

了正规部队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和带队的王团长见面。得知来
的是自己的老部队，更加高兴。
双方寒暄过后，立即调整了战斗部署，当然是解放军打头阵，

地方部队殿后。
布置好队伍后，王团长一声令下，枪炮齐发，轰得土匪盘踞

的大院里烟雾弥漫，鬼哭狼嚎。
两分钟炮击过后，冲锋号响了，解放军战士抖擞精神，生龙

活虎般杀向土匪们盘踞的大院里。
齐老五的土匪武装，虽然号称能打硬仗，但平时只是在乡间

作威作福，从没经历过正规作战，今天一见来了解放军的正规军，
而且火力之猛，战斗力之强，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等解放军战士冲到院里时，土匪们完全失去了向外冲杀的勇

气，分别退守到几只窑洞里，负隅顽抗。
这场仗，保海舟的区中队是最先到达的，所以正好在坡的最

下面，离土匪们盘踞的院子最近。等解放军发起攻击时，保海舟
也不管什么章法不章法，冲锋号一响，他就率先抱着一挺机关枪
冲了进去。
解放军全部人打到大院里后，土匪已经分别钻进几个窑里，

解放军就逐窑清剿。
保海舟虽然不会打仗，但天生胆大。他见解放军战士用手榴

弹炸开了窑门，也不管里边的敌人是个什么情况，端着机枪就往
里冲，一个解放军排长正要喊他停下，他已冲到窑门口，刚要往
里走，忽然里边一阵乱枪打出来，保海舟的身边立刻倒下了几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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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士。他的这种莽撞行为，使那位解放军排长非常生气。但是，
情况紧急，此刻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这位解放军排长喝声：“手榴
弹！”几名战士闻令立刻向窑里投进去了几颗手榴弹。
手榴弹刚刚爆炸，保海舟已经冲进窑里，他几乎被自己人的

手榴弹炸死。
这时，窑里一些没有被炸死打死的土匪知道抵抗无用了，都

纷纷弃了枪械，跪地求饶。那位随后跟进来的解放军排长刚要下
令停止射击，保海舟的枪已经响了，他把跪地求饶的土匪一口气
诛杀干净了，气得这位解放军排长一步跨到保海舟的面前，质问
道：“你是谁，怎么能这样干呢？这不是违犯军纪吗？”保海舟倒
满不在乎地“嘿嘿”一笑说：“土匪嘛，有多少杀多少，心疼
啥？”
战后，那位解放军排长把保海舟的行为报告给了团长，双方

在交换意见时，那位团长指着保海舟对白少华县长说：“你们那
位同志打仗嘛，倒很勇敢，但不懂党的政策，对土匪也不能那样
杀嘛!”他问白少华保海舟是个干啥的，白县长说是我们的一个区
委书记。团长一听更惊讶了，悄悄对白县长说：“这人心狠手辣，
以后管理地方，你要小心哩。”
好在当时保海舟杀的是土匪，又是在非常时期，上级也没过

多追究，念起他这次率先一举歼灭了这股为害地方的土匪，也就
功过相抵了。
保海舟的冒险和激进，在土改中体显得更明显。他所领导的

兴原区，根本没按党的有关政策执行，境内凡是土地超过五十亩
的，一律定成富农；有雇工的，无论长期短期，一律定为地主；
地主中无论罪恶多大，都给戴上“地主分子”帽子；凡动手打过
一次人的，无论情节轻重，都定成了恶霸地主。一个小小的兴原
区，就上报了十二名恶霸地主，幸好这种做法被县上发现得早，
坚决予以纠正，否则，不知有多少人要人头落地，又有多少人要
受几十年的劳动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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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有关保海舟的这些情况孙伯玉并不知道，他不会给孙
伯玉透露这些，到现在，孙伯玉只知道，他是这个兴原区的区委
书记。
当天晚上，孙伯玉就住在区政府。第二天早晨，伯玉早早起

来，想尽快赶到县运输队，看车究竟修好了没有。
孙伯玉正要去向保海舟告别，保海舟来了。他告诉孙伯玉，

车已经修好，粮食也装到了车上，肖师傅正朝这儿开，估计一会
儿就到了。
一听车修好了，粮食也装上了，孙伯玉很高兴，特别感激保

海舟，认为此人有情有义，这次确实帮了他的大忙，伯玉打算，
以后有机会还来看他。
保海舟请伯玉到伙房去吃饭，伯玉说不去了，再不敢麻烦了，

我就在这儿稍等一会儿，肖师一到马上走，吃饭么，暂时还不饿，
出去啥时候饿了啥时候吃。
但是，保海舟说什么也不让，非让孙伯玉去吃饭不可。他说，

你等也是等，不等也得等，趁肖师未来的时候，赶紧吃上些，路
上就不用耽搁了。
人家这样热情，伯玉不能不领情。
孙伯玉只得跟上保海舟去了伙房。
吃饭中，保海舟忽然想起，问孙伯玉：“孙大哥，你跑了这

么远的路，怎么就拉了这么一点儿种子，咋不多拉些？”
这句话，一下子触到了孙伯玉的难受处，他不由长叹一声说：

“嗨，别提啦！就这些，还是求爷爷告奶奶，托了好多关系才弄到
的。”
保海舟问：“啥种子，这么金贵？”
孙伯玉说：“名字叫‘陕农二号’，还是你们陕西才研究出来

的。”
保海舟又问：“这个种子我知道，在你们那儿能种吗？”
孙伯玉说：“这才打算回去试哩么，估计咱们两个地方的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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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差不多，先试种着看。嗨，我本来是去弄‘碧玛一号’哩，这
个种子我们已经种了一次了，好得了不得，但费了很大的劲，人
家说今年渭北的几个县遭灾啦，弄不上么！”
保海舟一听笑了，伙房里正在吃饭的人都笑了。
孙伯玉奇怪，这些人都笑啥哩，他茫然不解。
保海舟说：“你天天撵的烧香哩，竟不知道真神就在你面前。

你咋不早说哩？”
孙伯玉问：“你有‘碧玛一号’哩？”
保海舟说：“你要多少？”
孙伯玉说：“我的胃口大，要的多哩。”
保海舟问：“大，能大多少？”
孙伯玉说：“五万斤。”
保海舟又哈哈大笑道：“五万斤嘛，算个啥大胃口？五十万

斤都有哩！”
孙伯玉一下子瞪大了眼睛。但他还不太相信，就又重复问了

一句：“是不是‘碧玛一号’？”
保海舟说：“这还有啥错哩！这个麦最早就是咱陕西研究出

来的，土改后才逐渐推广扩大，刚开始在渭北几个县种，现在咸
阳地区也有了，只不过少，不多。在整个咸阳地区，要说多，就
只有长武多，长武要说多，就只有我们兴原多，其他谁都比不上
我们。”
这一下，孙伯玉完全相信了。但他不明白，这些情况为什么

陕西省都不掌握，一个小小的兴原区，何以有这么大的产量。
其实，这还得从保海舟的工作作风说起。
保海舟和孙伯玉一样，也是认识到要提高粮食产量，目前还

得先从改选品种抓起。
前年，咸阳地区进来一批“碧玛一号”小麦良种，地区给各

县分配。有几个县害怕农民不认识，动员工作难搞，就不想要那
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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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海舟听说这件事后，亲自赶到咸阳，千方百计活动，把凡
是不愿接受的都全部揽过来，一下子就搞到了五万斤。
种子运回来后，区长很为难，觉得一个新品种初来乍到，能

不能适合在本地生长，必先经过试种、认识，再逐步推广，现在
突然一下子弄来这么多，农民们想通想不通，接受不接受还在其
次，万一这个品种在本地不适应，一下子造成大面积减产就不得
了。因此，区长打算先向农民们作动员，最后能接受多少算多少，
多余的再调剂出去。
但是，在区委区政府开会研究的时候，保海舟当然不同意。

他不点名地批评道：“我们有些同志，做工作就像毛主席批评的
那种小脚女人，干什么事总先考虑农民接受不接受。农民么，保
守落后，做啥事都瞻前顾后，只要我们干部想好了下令让他干就
是了，如果等到农民完全接受，那还要我们干部做什么？”
第二天，他就下令让各乡来领种子。一些乡干部和区长的想

法是一样的，畏畏缩缩不敢领，这一下把保海舟惹火了，他下令，
凡不领种子的一律就地免职。这个令一下，干部们害怕了，种子
很快就发了下去。
发下去后，保海舟派人跟踪调查，得知一些农民真的不愿接

受，不愿意试种。保海舟立即召集了区委会议，严令全区必须在
三天内把新品种全部种下去，如果有一户不种的，乡社干部全部
撤换，这户农民必须加倍交纳公购粮。此令一下，谁还敢不种？
没想到，好运又一次让保海舟撞着了。当年兴原区夏田获得

大丰收，保海舟强令推广的“碧玛一号”产量最高，平均亩产达
到一百六十五斤。
去年，保海舟下令，全部淘汰掉以往的老旧品种，全区四个

乡的五万亩夏田，一律改种新品种，不允许一粒老品种入地。尽
管去年是个平年，夏粮亩产仍平均达到一百四十五斤。
保海舟因此连续两年受到县上的表彰奖励，不仅成了发展农

业生产的标兵，还当了科技带头人，到处介绍经验，着实风光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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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阵子。
孙伯玉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次翻车，给他带来了如此巨大的

收获，解决了他多日奔波、求之不得的一个困难，实现了他加快
改造小麦老品种的愿望。
孙伯玉决定暂时不走了，他要在兴原区看着把种子定好，通

知县上派车来拉时再走。
当天，就和保海舟商定了兑换的办法。
孙伯玉想把定购增加到十五万斤，保海舟低头算了一下，觉

得可以解决。
按照保海舟的意思，既然是多年不见的老熟人来了，而且都

是为公家的事，那就由他兴原区给庆州平价调换十五万斤，万一
本区一时凑不够，就向老百姓多下些征购指标就是了。但孙伯玉
不同意。他说：“熟人归熟人，粮食指标怎么能随便加呢？还是
我在西安说的那个办法，由我们用其他品种在农民手里换，二斤
换一斤，农民们采取自愿。”
保海舟虽然同意了，但他始终想不通：“孙大哥这人真是太

老实，做生意哪有买的人自己往上涨价哩。”
当地农民连续两年收成好，大多数人手里都有存粮，一听庆

州人用二斤麦子换一斤他们的“碧玛一号”，都纷纷跑到粮库打
听。
保海舟下令让粮库负责粮食交换工作。五天后，庆州第一批

拉粮车就到了，孙伯玉提前指定西塬粮库负责办理此事。西塬粮
库的古主任也随第一批运粮车到了。
临走这天，保海舟一直把他送到区政府门前的大路边。孙伯

玉现在对保海舟真是感激不尽。
孙伯玉握着保海舟的手说：“老弟，我咋感谢你哩？”
保海舟也不客气，说：“不用咋吗感谢，记着，以后在你认

识的老领导面前，把你兄弟多介绍介绍就算感谢了。”
孙伯玉虽然对保海舟热衷于升官的想法不屑一顾，但是，由

448· 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